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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我的指導教授〜李欽湧老師                                   賴淑霞                                                                                          

2004年的美國時間10月13日，前聖荷西州立大學學術常務副校長李欽湧博士因病辭世，得年57歲。美國時間10月23日上午十時(台灣時間的24日凌晨)，李欽湧老師已在告別式後長眠於美國，而追思委員會將在十一月六日上午十時，在李老師服務廿七年的聖荷西州大音樂廳為他舉辦追思會，屆時也將展出老師的著作、照片等。此刻，距離老師辭世時間僅短短十日，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能夠為他做的事實在是太有限了，回憶與思念是我此刻想到唯一能為他做的事。

認識李欽湧老師始於十八年前1986年的秋天，就從他應梅可望校長之邀，返台就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及社工所所長的那一天開始。那一年我大學畢業滿二年，我跟張意真同時考上研究所，並擔任兼任助教的工作。75學年度系上的行政同仁是22屆的謝季燕學姐，及我的大學(26屆)同學滿書芳，76學年度，接手大學部的專任助教是25屆的鄧明賢學長，以及29屆的高文涓學妹，研究所是由21屆的洪秋月學姐擔任助教。

李欽湧老師留在東海社工系所專任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兩年，但他帶給東海社工系的影響是深遠的。不過由於我當年是研究生身份，除了兼任助教外，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校外實習，所以跟老師接觸的時間很有限，對老師當年的事蹟謹略知一二。李老師在所長任內，曾指導的系上研究生有七位，屆別比我高的有吳忠進及周豔宜，跟我同屬東海30屆的研究所同學有五位，除了我，還有張意真、吳庶深、蘇秀芬、劉麗珠，其中我跟張意真及劉麗珠的碩士論文是跟著老師向衛生署申請的研究案，那一段期間，我們常在南投草屯鎮的省立草屯療養院，與當時的社會服務室楊素端主任(東海社工碩士，現任台北縣社會局局長)等人合作，一起為社會精神醫療社工之研究而努力。印象中，精力充沛的李老師當年一直為爭取外界對社會工作的專業認同而努力。從今日各界友人對他的懷念，可以證明他跟精神醫學界及心理衛生學界關係非常良好。李老師過世後，我曾聽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社工室服務多年的大學同學張秀桃提及，老師當年在台灣曾教過多位年輕精神科醫師的統計及研究法，這些當年的學生至今都仍很感念李老師對他們在專業上的協助。另外，當年李老師還常擔任醫院的顧問，與醫界人士合作，大力倡導台灣的心理衛生教育工作。至今，我還保留著當年李老師擔任系主任時留下來的兩份歷史見證資料~~一是當年曾高掛在法學院二樓社工所門口的「SPI」(Social Psychiatric Institute--社會精神醫學研究發展中心)牌子，另一是1987年6月6日由老師所策劃，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與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承辦的「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與東海大學建教合作簽約暨社會精神醫療研討會」紀念牌。

除了上述以外，我還記得幾件跟李老師有密切關係的歷史：首開先例，聘請當年在社工實務界有優異表現，但無碩士學位的李雲裳老師擔任系上的講師；協助籌設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當年我曾幫忙計畫書打字工作，李老師還笑問我說，中正大學的洗手間要畫幾坪大啊？)，最近我在整理歷史資料時還發現，1994年東海社工博士班籌設前，李欽湧老師也曾大力幫忙過。

李老師對待同仁及學生也是很關愛的，謝季燕學姐前幾天就跟我提起一件往事，她說當年她離開東海到工業區上班時，第一天所提的上班公事包就是李欽湧老師送給她的禮物，讓她感懷在心；而自本系博士班畢業，目前在學校及實務界服務的龍紀萱老師回憶起她大學時代，她的轉系面試就是李欽湧主任擔任主考官，她說是李欽湧老師讓她有機會進入社工系，從此改變她的人生，她真的很謝謝李老師，因此追思會她一定要參加….。

我的同事及友人可能都知道，平時我都是稱呼李欽湧老師為Peter老師，因為他對我而言亦師亦友，高我13屆的李老師從不會對我說教，也不會以世俗眼光要我追求名利地位，他常鼓勵我依著自己的性情去做生涯發展規劃，他欣賞我樂在工作的生活哲學與態度，這點讓我很受用。我知道李老師總是默默支持著我們這群學生，當年畢業後我們如果想出國唸書，老師他非常願意協助我們申請獎學金。不過，我雖不曾到過美國唸書，倒是曾在1992年與由趙雍生老師所帶隊的東海師生訪問團到過李老師所任職的東海姐妹校--聖荷西州立大學參訪，藉此機會探望指導教授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當年我曾與老師在他的「人類服務研究及發展中心」辦公室合影留念。上週五晚上，我一度為了找不著這張我個人相當珍藏的照片而慌亂不已，原來我前一陣子為系慶活動，早已把這張照片拿到學校準備掃描存檔作紀錄用，那曉得近日忙到自己都忘了這件事。那一晚幾近失眠時，我才驚覺到自己是多麼地想念老師，後來我還拿出1988年畢業典禮後與老師的合照看了許久。自從1992年與老師在美國相見後，印象中我就一直跟老師保持密切的聯繫，只要得知老師返台，系上都會邀請老師及師母小聚。有一年，我還拿著一本巨流出版的書請老師簽名，因為這本「社會政策分析」的作者就是我的指導教授，當年他教我們這門課的時候只有講義，還沒有出書呢！後來e-mail使用普及後，跟老師之間的聯繫更不成問題，即使老師已高居副校長的職位公務繁忙，只要我寫信給他，很快就可以收到他的誠懇回信，怪只怪我英文不好，能跟老師筆談的內容很有限，一度還膽怯不敢跟老師寫信，幸得老師的鼓勵，降低我的焦慮，我才得以繼續跟老師聯繫，他真是個很貼心的好老師。說起老師的個性，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很樂觀開朗的人，運動細胞好，多才多藝，也很幽默，我聽過他講當年在東海跟吳經國學長打籃球校隊的往事，對於他的球技，我在一次社工與社學師生籃球賽後就更加佩服了，當年李老師率領的社工師生隊打敗了實力堅強，由高承恕老師率領的社學師生隊，從老師上籃動作快速又俐落，我就知道Peter老師的球技令人稱奇，當年這位校隊的副隊長可不是浪得虛名。可惜我一直沒機會聽過老師唱歌，聽說大學時代參加聖樂團的Peter老師音樂才華(吉他、歌唱)也是極受肯定的….，對於老師的英年早逝，我只能說天妒英才吧！

2000年的3月20日，李欽湧老師以美國聖荷西州大副校長的身份，曾抽空回到東海社工系演講，講題為「全球化社會政策：非政府組織NGOs觀點之分析」。這幾年，老師在百忙之餘，也參與諸多國際性質的社會公益團體，一起與全球人士盡心盡力關心這個世界上弱勢人群。研究所畢業後幾年，當老師知道我喜歡到處旅行後，他就常跟我分享他到世界各地開會的情形，讓我知道某年某月他在那一個國家參加了什麼樣性質的國際會議。2004年的寒假，我終於去了老師好幾年前去過的埃及，我也保留了老師當年回台送我的埃及布做手提袋，可惜我把有一年老師曾轉送給我的足球王比利送給他的簽名球帽遺失在奧地利了，這又是一樁令人遺憾的事。為了寫這篇懷念老師的紀念文，我翻出了近幾年跟老師的通信紀錄，回憶如下：1999年的1月16日，李欽湧老師特地返台，為岳母在東海路思義教堂舉辦了追思禮拜，那一天我去參加了，雖然我不認識我那一位溫文賢淑師母的媽媽，但在追思禮拜過程中，我很受感動，眼睛哭得紅腫，記得離開教堂時，李老師及師母反倒安慰起我來了…。2000年的5月底，我在給老師的傳真中文信中曾告訴過李老師，我為系上老師沉重的教學負擔而擔心老師們的身體健康。2001年的4月，得知李老師為了孩子要上大學的緣故，婉拒到關島當大學校長的邀約。2002年的教師節前，我以e-mail簡短向老師致意，老師回信如下：「Good to hear from you, Dai-Hsia,and thank you for your warm greetings. We're all doing fine.My wife Tria and I are now entering the so called "empty-nest stage" of our lives since both children - Jennifer (Junior) and Stephen (Freshman) -a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udents.  This past summer has been a very busy one since Stephen began his UC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moving to the dorm. I trust you're doing great.Which country did you travel this time?  Please convey my warm wishes to all colleagues at Tunghai.  Keep well and keep in touch.  Peter Lee」(這段文字曾刊載在第24期的東海社工系友簡訊中與東海社工人分享)，在收到老師的回信後，我10月中告訴老師說，我2002年的暑假去了新疆，老師回信告訴我說，他10月中的週末要去東歐的羅馬尼亞參加一個跟教育有關的會議，這是他第三次去東歐國家，他自1999年就開始參與幾個較貧窮國家的教育計畫。2003年教師節前，我依往年習慣，以e-mail向老師祝賀節慶，並傳了二張系上的團體照給李老師看，老師9月29日回信說，要我不要感到拘束，隨時都可以跟他練習英文，還關心我暑假是不是去了那裡？也謝謝我傳了武自珍老師等人的照片給他，並問候東海的師生，末了，老師還寫了一句「Tunghai is always in my mind and thinking」，現在重新看這一句話，更能體會老師對東海的深厚感情。記得在收到老師回信後，開心的我在9月30日寫給友人的信中以「我的指導教授很可愛」為題，與我的友人分享我的Peter老師是個很有意思的人。2003年的12月22日，我給李老師寫了一封中文信，然後掃描成圖片檔再傳到美國去，這次終於成功了，老師收到我的中文信(我跟老師報告了2004年10月底系慶的大事，跟老師邀稿，並跟老師預告農曆年系友簡訊會寄去給他，祝福老師新年快樂…)及照片(我傳了一張聖誕節我裝可愛戴有兩條辮子的紅色聖誕帽照片給老師笑一下)後，還很幽默誇我說照片中的人很可愛呢！這次我很開心終於可以找到聰明的方法跟老師暢所欲言了…，但是，誰會料到，這一次竟然是我最後一次使用圖片檔傳輸中文信給老師，再也沒有下一次了….。

最近一段期間，曾有系上老師提起李欽湧老師生病的消息，當時因聽說李老師不希望消息被傳出去，所以我一直悶在心裡，沒有直接跟李老師確認這傳聞。今年暑假期間，武自珍老師去了一趟美國，回台後跟我說了李老師確定生病的事。為了尊重李老師不想被打擾的意願，在老師退休後調養期間，我只在今年教師節前，邀請了當年研究所幾位同學(秦燕、呂素卿、黃蒂、劉麗珠、張意真)及系上師長合寫了一封信及教師節卡片，郵寄到美國為病中的老師加油打氣，表達了我們東海師生對李老師的關懷之意。雖然信件在老師辭世前半個月才寄到，我也不知道最後老師看到了這封信沒有？(這是老師第一次沒回我的信….)，但我想我們這些學生及昔日同仁的心意一定會被傳達給老師的。

近日為系慶準備一些往日的歷史照片資料，找到了幾張李老師當年留在第13屆畢業紀念冊上的俊帥照片，還有一張李老師以系主任名義留給畢業生的畢業嘉勉詞：「把世界上所有的黑暗加起來，也吹熄不了一盞小小的燭光」，我想這信念可能就是老師身體力行，永遠捨不得休息的原因。李欽湧老師真是了不起，我會永遠以身為Peter老師的指導學生為榮。在此，要以老師生前希望有機會忠告大家的話：「生活型態要改變，順其自然，不要壓力太大，要更重視健康」，來與李老師的友人及學生共勉，也感謝所有關心李老師的朋友們，也要向遠在美國的師母及老師疼愛的二位小孩(嘉原、嘉恩)致上最誠摯的哀悼之意。最後以老師1999年為其岳母所寫略傳的最後一段話來跟老師告別~~老師，您永遠留在我們的心海裡，請安息吧！我敬愛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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